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与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的起源

———纪念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诞辰 １９０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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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 １８７６ 年首创、 于 １８７７ 年刊布德语词组 “丝绸之路” 后， 其英译

形式出现于 １８７７ 年。 但法译形式究竟出现于何时， 是 “丝绸之路” 概念传播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本文认为， 李希霍芬的师兄、 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于 １８８１ 年在巴黎出版的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６ 卷

“俄罗斯亚洲部分编”、 于 １８８２ 年出版的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７ 卷 “东亚编”， 应是最早使用 “丝绸

之路” 法译形式的地理学文献。 两卷中共 ４ 次出现 “丝绸之路” 词组的标准法译形式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这是迄今所知最早出现的一组 “丝绸之路” 标准法译本。 据此可知， 最早将李希霍芬首创德语词组

“丝绸之路” 翻译成法文的法国人应为雷克吕，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的起源时间可确定在 １８８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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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众所周知， “丝绸之路” 这一词组或概念， 系由近代德国地理学家费尔迪南·冯·李

希霍芬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１８３３－１９０５） 于 １８７６ 年用德语首创。①李希霍芬于 １８７７
年出版的德文著作 《中国———根据自己的亲身旅行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结果》 第 １
卷中， 至少 ６ 次使用德语词组 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ｓｓｅ （ “丝绸之路” 单数形式） 或 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ｓ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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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 复数形式）。① 此后百余年间， 世界各国陆续接受了 “丝绸之路” 概念。
各民族现行几乎所有语言中， 都有 “丝绸之路” 的固定表达形式。 按照词源学的逻辑，
１８７６ 年之后出现的所有 “丝绸之路” 非德语形式， 都应被视为源自 “丝绸之路” 德语

形式的直接译本或间接译本。
笔者多年来对 “丝绸之路” 词组各种译本的起源问题颇感兴趣， 闲暇时间喜好浏

览过期西文报刊， 以求有所发现。 语言学史表明， 新航线开辟、 地理大发现后， 随着西

方殖民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欧洲主要语言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到

１９ 世纪中叶， 全世界的学术语言中， 若从影响力和广泛度来讲， 英语排第一， 法语排

第二， 德语排第三。 既然 “丝绸之路” 词组首先以德语形式出现， 那么该词组必定很

快就会在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引起反应， 迟早要出现英译形式和法译形式。 笔者发表于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上的 《 “丝绸之路” 英译形式探源》 一文中， 已证明 “丝
绸之路” 词组最早出现的非德语形式为英译形式。② 在 １８７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出版的英国

《自然》 杂志第 １６ 卷第 ４１１ 期上， 出现了 “丝绸之路” 标准英译本复数形式之一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ｓ。③ 该词组肯定译自李希霍芬首创的 “丝绸之路” 德语词组， 是 “丝绸之路” 词

组的最早英译形式。
“丝绸之路” 的标准法译形式是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该词组最早出现于何时， 是笔者

接下来要探索的又一个难题。 笔者曾在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上发表 《李希霍

芬首创德语词组 “丝绸之路” 的早期法译形式》 一文，④ 根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

一些法文文献， 列举出 ４ 种与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有关的论著。 这 ４ 种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分别出现于 １８９４ 年⑤、 １８９６ 年 ⑥、 １８９９ 年⑦和 １９０１ 年 ⑧。 可以肯定， 这 ４ 种

文献中反映的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 不可能是最早的法译本。 因为与 １８７６ 年问世、
１８７７ 年首刊的 “丝绸之路” 德语原形相比， 以及与 １８７７ 年出现的英译形式相比， 上列

时间最早的 １８９４ 年个案也相隔 １７ 年时间。 因此， 拙文认定它们不可能是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的源头， 只能算是 “早期法译形式”。 拙文还建议： “这 ４ 种文献反映的 ‘丝
绸之路’ 法译形式虽不是最早的法译本， 但从 ‘丝绸之路学’ 研究史的角度看， 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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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丝绸之路’ 的早期法译本序列。”①

近两年间， 笔者继续浏览近代法文文献， 试图从故纸堆里搜寻到时间更早的 “丝
绸之路” 法译本。 在研读法国地理学家雅克·叶里塞·雷克吕 （Ｊａｃｑｕｅｓ Éｌｉｓéｅ Ｒｅｃｌｕｓ，
１８３０－１９０５） （图 １） 于 １８７６－１８９４ 年间在巴黎出版的 １９ 卷本 《新世界地理学： 土地和

人民》 （以下简称 《新世界地理学》 ）② 时， 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在 １８８１ 年出版的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６ 卷 “俄罗斯亚洲部分编” 中， 两次出现 “丝绸之路” 词组的标准

法译本。 在 １８８２ 年出版的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７ 卷 “东亚 （中华帝国、 朝鲜、 日本）
编” 中， 也两次出现 “丝绸之路” 词组的标准法译本。 分别于 １８８１ 年、 １８８２ 年出版的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６ 卷、 第 ７ 卷中， “丝绸之路” 词组法译形式一共出现了 ４ 次， 达到

了一定的规模， 可以为解决本问题提供一说。 因此不揣浅陋， 草成此文， 向方家请教！
雷克吕是 １９ 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 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成员和

保卫者， 也是 １９ 卷本 《新世界地理学》 的著者和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的首创者。 ２０２０
年恰逢雷克吕诞辰 １９０ 周年冥诞， 笔者谨以此文向这位近代 “书斋丝路人” 表示敬意。

二

雷克吕于 １８３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纪龙德省 （Ｇｉｒｏｎｄｅ） 的圣－佛伊－拉－
格朗德 （Ｓａｉｎｔｅ－Ｆｏｙ－ｌａ－Ｇｒａｎｄｅ）， 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 雷克吕早年随父母生活在德

国的莱茵普鲁士地区 （Ｒｈｅｎｉｓｈ Ｐｒｕｓｓｉａ）， 在这里接受初级教育。 稍长， 雷克吕又回到

法国西南部城市蒙托榜 （Ｍｏｎｔａｕｂａｎ）， 在这里的新教学院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 上中学。
当时的欧洲风云际会， 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 于 １８４８ 年 ２ 月在英国伦敦出版 《共产党宣

言》， 让中学生雷克吕逐渐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并对地理学 （尤
其是地球与人类的关系） 产生兴趣。 １８４８ 年 ２ 月法国爆发革命， 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

国， 拉开了 １８４８ 年欧洲革命的序幕。 雷克吕在革命期间开始参与政治， 持有反对王政、
拥护共和国的政见。 但为了完成地理学学业， 雷克吕还是在近代欧洲地理学家鼻祖亚历

山大·冯·洪堡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 １７６９－１８５９） 和卡尔·李特尔 （Ｋａｒｌ Ｒｉｔｔｅｒ，
１７７９－１８５９） 的感召下， 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末、 ５０ 年代初与其哥哥伊里埃·雷克吕

（Ｅｌｉｅ Ｒｅｃｌｕｓ， １８２７－１９０４） 一起来到德国柏林大学， 跟随李特尔学习地理学。
关于雷克吕在柏林大学学习的具体时间， 说法不一。 １９０５ 年 ７ 月出版的法国 《地

理学年鉴》 第 １４ 年第 ７６ 期上发表 《叶里塞·雷克吕讣告》 一文中说： “１８５１ 年， 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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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柏林， 在那里师从卡尔·李特尔。 返回法国后， 他因为反对政变， 而被迫逃亡。”①

这里的 “政变” 指路易·波拿巴 （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拿破仑三世， １８０８－１８７３） 于 １８５１
年 １２ 月发动的政变。 按此说法， 雷克吕在柏林大学跟随李特尔学习的时间只限于 １８５１
年， 时间最短。 而关于雷克吕在柏林大学学习的经历， 《美国地理学会学报》 １９０５ 年第

３ 期上发表的 《叶里塞·雷克吕教授讣告》 中记录说：
　 　 １８３０ 年， 他出生于纪龙德省的圣－佛伊－拉－格朗德。 他在柏林大学跟随卡尔·
李特尔学习了好几年的时间， 在李特尔的指导下打下了地理学教育的基础。 他结束

了在学校的学习后不久， 便在欧洲和美洲广泛流行， 实际上是通过 ６ 年的地理学田

野研究， 将他已经获得的原理加以应用。 这一田野研究范围， 在西半球世界已经延

伸到了美国、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部分。②

讣告中说雷克吕 “在柏林大学跟随卡尔·李特尔学习了好几年的时间”， 时间最长， 与

前说出入较大。 又据英国 《地理学学报》 第 ２６ 卷第 ３ 期上发表的 《叶里塞·雷克吕讣

告》 中记录：
　 　 彼时， 卡尔·李特尔因为其对地球及其居民的奇妙概括， 正在吸引着来自欧洲

所有地区的莘莘学子。 雷克吕两兄弟也于 １８４９ 年离开蒙托榜， 前往柏林， 绝大部

分旅程靠双脚徒步前进， 主要依靠面包和水果维持生计。 李特尔的授课， 与洪堡的

著作一样， 无疑对叶里塞·雷克吕后来所有的工作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叶里

塞·雷克吕看来， 地球总是像一个生命体， 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中。 在他的心里，
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居民， 都是与他们发展过程中所在地球各部分的自然特征紧密相

联系的。 而洪堡以一种诗歌般的方式解释大自然、 描述大自然， 这种影响在叶里

塞·雷克吕的风格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拿破仑三世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ＩＩＩ） 政变之后， 叶里塞·雷克吕以及他的哥哥伊里埃，

都被迫离开了法国。 他于 １８５２ 年来到伦敦， 然后在爱尔兰居留， 最后前往美洲。
他在美洲先后访问了美国、 中美洲和哥伦比亚。③

根据这种说法， 雷克吕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时间可限定在 １８４９－１９５１ 年， 时间适中。 但

不管何种说法， 都说明雷克吕在柏林大学没有完成 ４ 年学业， 也与 “丝绸之路” 概念

之父李希霍芬失之交臂。 李希霍芬比雷克吕年轻 ３ 岁， 两人属于同代人。 李希霍芬于

１８５２－１８５６ 年在柏林大学学习， 同样师从李特尔， 但此时雷克吕已离开了柏林大学。④

不过， 从师承关系上讲， 雷克吕是李希霍芬的同门师兄。 因此， 在以后的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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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 Ｇ􀆰 （Ｌｕｃｉｅｎ Ｇａｌｌｏｉｓ），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Ｎéｃｒｏｌｏｇｉｅ： Éｌｉｓéｅ Ｒｅｃｌｕｓ’， ＡＧ， １９０５， Ｔ􀆰 １４， Ｎｏ􀆰 ７６ ， ｐ􀆰
３７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ｂｉｔｕａ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Éｌｉｓéｅ Ｒｅｃｌｕ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ＧＳ），
Ｖｏｌ􀆰 ３７， Ｎｏ􀆰 ８， １９０５， ｐ􀆰 ４９６􀆰
Ｐ􀆰 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 ‘Ｏｂｉｔｕａｒｙ： Éｌｉｓéｅ Ｒｅｃｌｕ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ＧＪ），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０５，
ｐ􀆰 ３３８􀆰
Ｅ􀆰 Ｇ􀆰 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 ‘Ｏｂｉｔｕａｒｙ：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Ｆｒｅｉｈｅｒｒ ｖ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ＧＪ，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０５， ｐ􀆰 ６７９􀆰



中， 雷克吕和李希霍芬更容易关注对方的成果， 也愿意吸收彼此的观点和学说。

三

１８５１ 年 １２ 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 雷克吕因长期持有拥护共和的政见， 不得

不离开法国。 他于 １８５２ 来到英国， 又在爱尔兰逗留一段时间， 最后来到美洲， 到处进

行地理学考察。 １８５７ 年， 雷克吕返回法国， 一边从事地理学研究， 一边参加政治活动。
１８６５ 年， 雷克吕加入第一国际， 追随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米哈伊尔·阿列克桑德洛

维奇·巴枯宁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ｏｖｉｃｈ Ｂａｋｕｎｉｎ，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 从此大力鼓吹无政府主

义。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年， 雷克吕在巴黎出版了两卷本的 《地球： 关于地球生命现象的叙

述》① （该著的伍德华德 ［Ｂ􀆰 Ｂ􀆰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英译本 《地球： 地球生命现象的叙述历

史》 ４ 卷本， 于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 年在纽约出版②）， 这是他的第一部成体系的地理学名著。
１８７０ 年 ７ 月普法战争爆发后， 普鲁士军队于 １８７０ 年 ９ 月包围巴黎， 雷克吕参加了

守军的气球升空队和鸽子通讯队， 保持巴黎与法国各省之间的通信联系。 １８７１ 年 ３ 月，
巴黎成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雷克吕虽不愿意在巴黎公社中担任领导职务， 但积

极参加了保卫公社的国民自卫军。 当凡尔赛反动政府镇压巴黎公社期间， 雷克吕于

１８７１ 年 ４ 月 ５ 日被捕入狱， 在狱中仍教授难友们学习地理学和英语。 巴黎公社于 １８７１
年 ５ 月彻底失败后， 雷克吕于 １８７１ 年 １１ 月被法国政府判处流刑， 拟终生流放到太平洋

的一个孤岛上， 即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的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Ｃａｌéｄｏｎｉｅ）。
此时的雷克吕已在国际地理学界享有盛名， 所以欧洲各国科学家在闻讯后纷纷声援雷克

吕。 包括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ｗｉｎ，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 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 （Ａｌｆｒｅｄ Ｒｕｓｓｅｌ Ｗａｌｌａｃｅ， １８２３－１９１３） 在

内的各国科学家纷纷签署请愿书， 要求法国政府轻判雷克吕。 结果， 法国政府被迫于

１８７２ 年 １ 月对雷克吕减刑， 改判为驱逐出境， 终身不得返回法国。
雷克吕获释后， 离开法国， 先短访意大利后， 再前往瑞士的苏黎世， 投奔他的哥

哥、 人类学家伊里埃。 最后， 雷克吕决定定居于瑞士的克拉兰斯 （Ｃｌａｒｅｎｓ）， 想在这里

从事学术研究。 正是在定居瑞士期间， 雷克吕从 １８７５ 年开始， 着手撰写一套大型的地

理学丛书， 总书名为 《新世界地理学： 土地和人民》， 定由巴黎的哈切特出版社出版，
每年出版一卷。 雷克吕为 《新世界地理学》 确定了 １９ 卷本的规模， 初定欧洲 ５ 卷， 亚

洲 ５ 卷， 大洋洲 １ 卷， 非洲 ４ 卷， 美洲 ４ 卷。 雷克吕的这套丛书当然不会跳出 “欧洲中

心论” 的窠臼， 为表示对欧洲文明摇篮希腊的尊重， 他决定从希腊地理学开写。

３３１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与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的起源

①

②

Éｌｉｓéｅ Ｒｅｃｌｕｓ， Ｌａ Ｔｅｒ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ｓ ｄｅ ｌａ Ｖｉｅ ｄｕ Ｇｌｏｂｅ， Ｔｏｍｅｓ １－２，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Éｌｉｓéｅ Ｒｅｃｌｕｓ， Ｂ􀆰 Ｂ􀆰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Ｔｒａｎｓ􀆰 ），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Ｖｏｌｓ􀆰 １－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



１８７６ 年， 也就是李希霍芬首创 “丝绸之路” 概念的这一年， 雷克吕出版了 《新世

界地理学》 第 １ 卷 “南欧 （希腊、 土耳其、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意大利、 西班牙和

葡萄牙） 编”。① 随后， 雷克吕于 １８７７ 年出版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２ 卷 “法兰西编”，②

于 １８７８ 年出版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３ 卷 “中欧 （瑞士、 奥匈帝国、 德国） 编”。③

１８７９ 年， 雷克吕出版了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４ 卷 “西北欧 （比利时、 荷兰、 英伦三

岛） 编”。④ 就在 １８７９ 年， 法国政府决定赦免部分巴黎公社参与者。 １８８０ 年， 法国政府

又举行大赦， 赦免所有共产主义者。 雷克吕获得赦免， 返回法国， 但他的革命热情丝毫

不减， 与流往法国的俄国地理学家、 无政府主义鼻祖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克鲁泡特

金 （Ｐëｔｒ Ａｌｅｋｓｅｙｅｖｉｃｈ 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 １８４２－１９２１） 等人组织无政府主义运动。 １８８３ 年， 里

昂法庭认定雷克吕和克鲁泡特金是与国际工人联合会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主要领袖， 判

处他们徒刑。 雷克吕因定居瑞士， 免遭牢狱之灾。 而克鲁泡特金则入狱服刑 ３ 年， 出狱

后于 １８８６ 年移居英国伦敦。

四

１８８０ 年， 雷克吕出版了 《新世界地理学》 欧洲部分的最后一卷， 即第 ５ 卷 “斯堪

的纳维亚欧洲和俄罗斯编”。⑤ 当 《新世界地理学》 从俄罗斯欧洲部分进入俄罗斯亚洲

部分后， 雷克吕开始涉及 “丝绸之路”， 并将李希霍芬首创的德语词组 “丝绸之路” 翻

译成了法语。
１８８１ 年，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的第 ６ 卷 “俄罗斯亚洲部分编” 在巴黎出版。⑥

（图 ２） 该卷第 ３ 章题为 “咸海－里海谷地： 俄属突厥斯坦、 土库曼独立国、 希瓦、 布哈

拉、 阿姆河高地国家” （Ｌｅ ｖｅｒｓａｎｔ ａｒａｌｏ－ｃａｓｐｉｅｎ：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ｒｕｓｓｅ， Ｔｕｒｋｍéｎｉｅ ｉｎｄｅｐéｎｄａｎｔｅ，
Ｋｈｉｖａ， Ｂｏｕｋｈａｒａ， Ｐａｙｓ ｄｕ ｈａｕｔ Ｏｘｕｓ）， 该章第 ７ 节题为 “咸海－里海谷地国家” （éｔａｔｓ ｄｕ
ｖｅｒｓａｎｔ ａｒａｌｏ－ｃａｓｐｉｅｎ）， 该节第 ５ 小节题为 “俄属突厥斯坦”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ｒｕｓｓｅ）。 雷克吕

在这一小节中涉及位于安集延 （Ａｎｄｉｄｊａｎ） 东南方的奥希 （Ｏｃｈ）， 讨论了一处被称做

“塔赫特－伊－苏莱曼” （Ｔａｋｈｔ－ｉ－Ｓｏｕｌｅïｍａｎ） 的遗迹， 即中亚传说中的 “所罗门的宝

座” （Ｔｒêｎｅ ｄｅ Ｓａｌｏｍａｎ）。 雷克吕倾向于认为， 该遗址可能是古希腊人记录的 “赛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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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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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ｌｉｓéｅ Ｒｅｃｌｕ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Ｔ􀆰 ４： ‘Ｌ’Ｅｕｒｏｐｅ ｄｕ Ｎｏｒｄ－Ｏｕｅｓｔ （Ｂｅｌｇｉｑｕ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 îｌｅｓ Ｂｒｉｔａｎ⁃
ｎｉｑｕｅｓ） ’， １８７９， ９７１ 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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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 的主要中转站 “石塔 （Ｔｏｕｒ ｄｅ Ｐｉｅｒｒｅ） ”。 在该卷第 ５４１ 页上， 雷克吕对他的观

点表述如下：
　 　 关于 “塔赫特－伊－苏莱曼 （Ｔａｋｈｔ－ｉ－Ｓｏｕｌｅïｍａｎ） ”， 以前的旅行者们对它的体

积和孤独程度有所夸大， 它属于比较地理学著作中最具争议的中亚地点之一。 人们

知道， 在帕米尔地区最近进行的探险旅行活动之前， 就有好几位作者曾认为， “所

罗门的宝座 （Ｔｒêｎｅ ｄｅ Ｓａｌｏｍａｎ） ” 应该就是著名的 “石塔 （Ｔｏｕｒ ｄｅ Ｐｉｅｒｒｅ） ”， 这

里是希腊旅行者们途经丝绸之路 （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旅行过程中的首要宿营地点。①

这是 《新世界地理学》 中第一次出现 “丝绸之路” 法译本， 也可以说是法文文献中最

早出现的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 这里出现的法语词组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丝绸之路），
没有加引号。

在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６ 卷卷末的 “字母顺序索引” （Ｉｎｄｅｘ ａｌｐｈａｂéｔｉｑｕｅ） 中， 第

９０４ 页上 Ｓ 条中收录 Ｓｏｉｅ （丝绸） 一词， 形式为 Ｓｏｉｅ （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② 可还原为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丝绸之路）。 这是 《新世界地理学》 中第二次出现 “丝绸之路” 法译本。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法文原版出版过程中， 英国地理学家厄恩斯特·乔治·
拉文斯坦因 （Ｅｒｎｅ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 １８３４－１９１３） 和人类学家奥古斯特·亨利·基恩

（Ａｕｇｕｓｔ Ｈｅｎｒｙ Ｋｅａｎｅ， １８３３－１９１２） 决定联袂将该书整体编译成英文， 英译本书名 《地
球及其居民》， 按洲别重新分卷。 由拉文斯坦因和基恩联合编译或分头编译的 《地球及

其居民》 凡 １９ 卷， 于 １８７８－１８９４ 年间在伦敦出版，③ 后在英、 美多次再版。
１８８４ 年出版的拉文斯坦因、 基恩编译 《地球及其居民》 “亚洲编” 第 １ 卷 “俄国

亚洲部分： 高加索、 咸海－里海盆地、 西伯利亚） ”， 实即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６ 卷 “俄罗斯亚洲部分编” 的英译本。④ 值得注意的是， 《地球及其居民》 “亚洲编” 第

１ 卷中， 对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６ 卷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没有采用 “丝绸之路” 词组。
该卷第 ５ 小节 “俄属突厥斯坦”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中， 在讨论安集延东南方的奥希

时， 行文如下：
　 　 奥希 （Ｏｓｈ）， 位于安集延 （Ａｎｄｉｊａｎ） 东南方。 它们在同一条阿克－巴拉河

（ｒｉｖｅｒ Ａｋ－ｂａｒａ） 的河畔， 这条河是喀拉苏 （Ｋａｒａ－ｓｕ） 河的一条支流。 奥希占据着

通往阿赖山 （Ａｌａï） 和帕米尔高原的谷地之出口。 这里是著名的塔赫特－伊－苏莱

曼 （Ｔａｋｈｔ－ｉ－Ｓｏｕｌｅｉｍａｎ）， 也就是 “所罗门的宝座 （Ｓｏｌｏｍａｎ’ ｓ Ｔｈｒｏｎｅ） ”， 这座山

脉是如此众多的东方传说的题材。 根据某些传说， 明智的国王在这里召集来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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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实施了他的敕令。 而根据另一些传说， 他正是在这里被刺杀的。 朝觐者经常光

顾的这座岩山， 居高临下， 视野开阔， 可以俯视周围的高地， 景致极好。①

这里删掉了雷克吕法文原著中 “ ‘所罗门的宝座 （Ｔｒêｎｅ ｄｅ Ｓａｌｏｍａｎ） ’ 应该就是著名

的 ‘石塔 （Ｔｏｕｒ ｄｅ Ｐｉｅｒｒｅ） ’， 这里是希腊旅行者们途经丝绸之路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旅

行过程中的首要宿营地点” 一句话， 当然也就失去了 “丝绸之路” 法语词组。
与此相适应， 在 《地球及其居民》 “亚洲编” 第 １ 卷的卷末索引部分， Ｓ 条下也没

有 Ｓｉｌｋ （丝绸） 之类的词汇， 更没有与 “丝绸之路” 相关的词组。②

五

１８８２ 年，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的第 ７ 卷 “东亚 （中华帝国、 朝鲜、 日本）

编” 在巴黎出版。③ （图 ３） 该卷第 １ 章题为 “总的述评” （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
雷克吕在其中讨论中印交通线路时这样说：

　 　 佛教的传播线路并非经过这条直达道路。 它进入中华帝国的线路， 经过的是西

部边界， 而不是南部边界。 中国在这里进行温和统治和支配的各个时期， 势力涵盖

了塔里木盆地， 并取道帕米尔， 与阿姆河流域盆地诸国自由贸易。 批发商们当时沿

着希腊商人们也很熟悉的这条著名的 “丝绸之路” 向前进 （Ｌｅｓ ｎéｇｏｃｉａｎｔｓ ｓｕｉｖｉｅｎｔ
ａｌｏｒｓ ｃｅｔｔｅ ｆａｍｅｕｓｅ ‘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ｑｕｅ ｃｏｎｎｕｒｅｎｔ ａｕｓｓｉ ｄｅｓ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ｓ ｇｒｅｅｓ）。 正是经

过这条线路， 或是其他的高原道路， 某些珍贵的南亚食物被引入， 同时也传入了许

多故事， 即关于恒河流域神奇国度的传说。 也正是经过这里， 求法高僧们也带入了

佛教崇拜的礼仪。④

这是 《新世界地理学》 中第三次出现 “丝绸之路” 法译本。 这次出现 “丝绸之路” 法

译形式时， 被放在引号之内。
１８８４ 年出版的基恩编译 《地球及其居民》 “亚洲编” 第 ２ 卷 “东亚： 中华帝国、

朝鲜和日本”， 实即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７ 卷 “东亚 （中华帝国、 朝鲜、 日本）
编” 的英译本。⑤ 《地球及其居民》 “亚洲编” 第 ２ 卷比较忠实于法文原文， 采用了

“丝绸之路” 词组， 并转译成两种英译形式。 《地球及其居民》 “亚洲编” 第 ２ 卷第 １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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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述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中， 在讨论中印交通线路时， 英译本这样表述：
　 　 佛教本身并不是直接传播进来的， 它并不是从南方进入帝国的， 而是从西方进

入。 中国在其和平扩张的各个时期， 一直将塔里木盆地包含在内， 并且越过帕米尔

高原诸关隘， 与阿姆河盆地之间保持着自由的交流。 彼时， 商人们沿着连希腊人也

熟知的著名 “丝绸大路 （Ｓｉｌ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 向前进。 正是通过这条道路， 或是其他

穿越高原的道路， 南亚的丰富物产被引入， 还引入了多少有些传奇性质的报告， 关

于恒河流域的那片神奇区域。 佛教的求法高僧们， 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①

文中 “商人们沿着连希腊人也熟知的著名 ‘丝绸大路 （Ｓｉｌ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 向前进” 一句

话， 肯定是法文原文中 “批发商们当时沿着希腊商人们也很熟悉的这条著名的 ‘丝绸

之路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 向前进” 一句话的英译， 只是将加引号的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丝
绸之路） 翻译成了加引号的 Ｓｉｌ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丝绸大路）。 这种英译形式以前没有出现过，
虽不算是 “丝绸之路” 的标准英译本， 但也算是比较接近原形的英译形式之一。

在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７ 卷的 “中华帝国” 部分， 第 ３ 章题为 “中国新疆

（Ｌ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 ”， 该章第 １ 节题为 “塔里木盆地 （Ｌｅ Ｂａｓｓｉｎ ｄｕ Ｔａｒｉｍ） ”， 其中

叙述道：
　 　 尽管中国新疆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 在本世纪中叶还是一片几乎被完全忽略的

地区， 可是在所有的历史时期， 它似乎一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交通要道， 因为从中

国通往药杀水 （锡尔河） 流域盆地和乌浒水 （阿姆河） 流域盆地的道路， 以及继

续前往波斯、 前往印度的道路， 都要在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麓附近的一些城镇找到必

要的宿营地。 希腊和中国的商人们在丝绸之路上相望于道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ｓ ｇｒｅｅｓ ｅｔ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ｓｅ ｒｅｎｃｏｎｔｒèｒｅｎｔ ｓｕｒ ｌａ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佛教的传教僧侣们， 阿拉伯的批发商

们， 伟大的威尼斯人马克·波罗， 以及接踵而至的其他中世纪欧洲的旅行者们， 或

者朝东进入沙漠地区， 或者朝西越过荒漠高原， 在他们重新踏上艰辛的旅途之前，
全都要在中国新疆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 的绿洲上逗留一段时间。②

这是 《新世界地理学》 中第四次出现 “丝绸之路” 法译本， “丝绸之路” 词组没有加

引号。
１８８４ 年出版的基恩编译 《地球及其居民》 “亚洲编” 第 ２ 卷 “东亚： 中华帝国、

朝鲜和日本” 中， 将同一部分出现的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进行了英译。 《地球及其居

民》 “亚洲编” 第 ２ 卷第 ３ 章 “中国新疆： 塔里木盆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 中， 在讨论中印交通线路时， 这样表述：

　 　 尽管直到本世纪中叶前后， 中国新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还是一片几乎被完

全忘却的地区， 可是在所有的时期， 它作为东亚与咸海－里海盆地之间进行移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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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通衢大道， 因而拥有巨大的重要性。 希腊的商人们和中国的商人们， 在伟大

的 “丝绸之路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 ” 上相会， 而这条路正是通过了这条通衢大道。 佛教

的传教僧侣们， 阿拉伯的批发商们， 还有伟大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他们的足迹

被中世纪的其他欧洲旅行者们所遵循。 他们所有人都在各自横穿大陆的长途旅行

中， 不得不在中国新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的绿洲上停留。①

文中 “希腊的商人们和中国的商人们， 在伟大的 ‘丝绸之路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 ’ 上相会， 而这

条路正是通过了这条通衢大道” 一句， 译自法文原本中的 “希腊和中国的商人们在丝绸之路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上相望于道” 一句话。 夹在引号中的英译词组 “丝绸之路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 ”， 是法文原本中没有引号的 “丝绸之路 （ｒｏｕ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 的标准英译本。

总之，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７ 卷的基恩编译英译本 《地球及其居民》 “亚
洲” 第 ２ 卷 （东亚： 中华帝国、 朝鲜和日本） 中， 共 ３ 次出现 “丝绸之路” 英译本。
第一次是 “丝绸大路 （Ｓｉｌ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 第二次是 “丝绸之路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 ”。 第三

次出现在卷末索引部分， Ｓ 条下收入加引号的 “Ｓｉｌ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丝绸大路） ”， 但索引中

未列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 （丝绸之路） ” 词组。②

六

雷克吕分别于 １８８１ 年出版的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６ 卷、 于 １８８２ 年出版的 《新世

界地理学》 第 ７ 卷中， 总共 ４ 次出现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 笔者认为， １８８１ 年距离

“丝绸之路” 德语原形的刊布时间 （１８７７ 年）、 英译形式的出现时间 （１８７７ 年）， 相隔

不过 ４ 年。 在迄今尚未发现 １８７７－１８８１ 年间使用 “丝绸之路” 法译本的情况下， 若判

定雷克吕是最早将德语 “丝绸之路” 词组翻译成法文的法国学者， 谅无大误。
雷克吕于 １８８２ 年出版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７ 卷后， 又持续努力十余年， 出版了后

续各卷。 在写作过程中， 雷克吕也对原分配给各洲的卷数略加调整， 将亚洲部分减为 ４
卷， 将美洲部分增为 ５ 卷。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８ 卷 “印度和印度支那编” 于 １８８３ 年

出版，③ 第 ９ 卷 “前亚 （近东、 中东） 编” 于 １８８４ 年出版，④ 完成了亚洲部分的 ４ 卷，
随后进入非洲部分。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１０ 卷 “北非第一部分 （尼罗河流域： 埃及苏丹、 埃塞

俄比亚、 努比亚、 埃及） 编” 于 １８８５ 年出版，⑤ 第 １１ 卷 “北非第二部分 （的黎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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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撒哈拉） 编” 于 １８８６ 年出版，① 第 １２ 卷 “西非 （大西

洋群岛、 塞内冈比亚和西苏丹） 编” 于 １８８７ 年出版，② 第 １３ 卷 “南非 （南大西洋岛

屿、 加蓬、 刚果、 安哥拉、 开普、 赞比亚、 桑给巴尔、 索马里海岸） 编” 于 １８８８ 年出

版，③ 完成了非洲部分的 ４ 卷， 随后进入大洋洲部分。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１４
卷 “大洋与沿海陆地 （印度洋岛屿、 岛屿印度、 菲律宾、 密克罗尼西亚、 新几内亚、
美拉尼西亚、 新喀里多尼亚、 澳大利亚、 波利尼西亚） 编” 于 １８８９ 年出版，④ 完成了

大洋洲部分的 １ 卷， 随后进入美洲部分。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１５ 卷 “北极美洲 （格林兰岛、 北极群岛、 阿拉斯加、

加拿大自治领、 纽芬兰） 编” 于 １８９０ 年出版。⑤ 为了写好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１６ 卷

“美国编”， 雷克吕于 １８９１ 年再访美国。 结果， 只能于 １８９１ 年提前出版了第 １７ 卷 “西
印度 （墨西哥、 美洲地峡、 安的列斯群岛） 编”，⑥ 而第 １６ 卷 “美国编” 则推迟到

１８９２ 年出版。⑦ 雷克吕于 １８９３ 年出版了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１８ 卷 “南美： 安第斯山区

（特立尼达、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秘鲁、 玻利维亚个智利） 编”，⑧ 于

１８９４ 年出版了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１９ 卷 “南美： 亚马逊河流域和高原地区 （圭亚那、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 阿根廷共和国） 编，⑨ 至此完成了美洲部分的 ５ 卷， 也完成了

全书。 雷克吕在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１９ 卷后附了一篇向读者的 “告别语”， 其中说：
“我因为遇到了好运气， 而应该向我自己表示祝贺。 在我的一生中， 并不缺乏激动人心

的事件。 但由于好运当头， 我还是能够实现我要定期出版这套书的约定， 从来没有发生

过一次对我的读者们背信弃义的事情。”􀃊􀁉􀁒

雷克吕在 １９ 年时间里出版的 １９ 卷本 《新世界地理学》， 为他在国际地理学界赢得

了极高的荣誉。 至 １８９２ 年时， 已出版的 《新世界地理学》 １７ 卷让雷克吕跻身于世界顶

９３１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与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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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级地理学家的行列。 尽管法国政府一直因为雷克吕的无政府思想而对其进行打压， 巴

黎地理学会 （Ｓｏｃｉéｔé ｄｅ 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还是将 １８９２ 年度的金质奖章授予了雷克吕， 以表

彰他已接近完成 《新世界地理学》 的出版工作。 因为不满意在法国的生存状态， 雷克

吕于 １８９２ 年离开巴黎， 定居比利时布鲁塞尔。

七

近代地理学界的最高奖项， 是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每年颁发一次的金质 “庇护

者奖章 （Ｐａｔｒｏｎ’ｓ Ｍｅｄａｌ） ” 和金质 “创建者奖章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Ｍｅｄａｌ） ”。① １８９４ 年， 伦

敦皇家地理学会决定将该年度的金质 “创建者奖章” 授予刚从中国西藏考察归来、 因

在中国新疆库车获取 “鲍威尔写本” 而闻名的英属印度上尉军官哈密尔顿·鲍威尔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Ｂｏｗｅｒ， １８５８－１９４０）， 将金质 “庇护者奖章” 授予雷克吕。 １８９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下午， 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１８９３－１８９４ 年度会议召开总会， 由会长克莱门兹·罗伯特·
马克汉姆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ｒｋｈａｍ，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 主持， 会上向鲍威尔和雷克吕的代

理人颁发了两枚金质奖章， 雷克吕的奖章由英国地理学家道格拉斯·弗莱什费尔德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ｒｅｓｈｆｉｅｌｄ， １８４５－１９３４） 代领。 据 １８９４ 年 ７ 月出版的 《地理学学报》 第 ４ 卷

第 １ 期 “皇家地理学会 １８９３－１８９４ 年会议” 栏报道：
　 　 接下来， 会长颁发了为鼓励地理科学和发现而设置的皇家奖章和其他奖项。

“创建者奖章” 授予哈·鲍威尔上尉， 以表彰他于 １８９１－１８９２ 年从东向西横穿

西藏的旅行。 ……
“庇护者奖章” 授予叶里塞·雷克吕先生， 就在他完成他的巨著 《新世界地理

学》 之际。 会长在向雷克吕先生的推荐人道格拉斯·弗莱什费尔德先生转交奖章

的时候说： “ ‘庇护者金质奖章’ 已经被授予了杰出的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先生。
我要遗憾地说， 雷克吕先生因为生病的缘故， 无法出席本次颁奖仪式。 法国大使阁

下也无法出席今天下午的活动， 不能接受已裁定颁授给他那位同胞的奖章。 他的同

胞是有造诣的， 或许我还要说是卓越的。 ……当他 （雷克吕） 承担起现在已经完

成了的这项伟大工作时， 他在自己的面前设定了庞大的任务。 这项工作需要年复一

年地进行大量的研究， 还要为了地理学调查的目的去探访很多国家。 我感到很确定

的是， 本学会将会和我一起， 因为一项毫不间断地占据他 ２０ 年时间的工作得以完

成， 而向他表示祝贺。” 道格拉斯·弗莱什费尔德先生好心答应， 要收下这枚 “庇

护者奖章”， 并把它转交给这位法国地理学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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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金质 “庇护者奖章” 和金质 “创建者奖章” 的起源与地位， 参加王冀青 《斯
文·赫定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关系研究》， 荣新江、 朱玉麒主编 《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
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３１－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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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吕的 １９ 卷本煌煌巨著 《新世界地理学》， 是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 雷克吕定居比

利时布鲁塞尔后， 于 １８９４ 年被布鲁塞尔大学聘为比较地理学教授， 直到去世。 雷克吕

完成 《新世界地理学》 后， 又于 １８９４ 年在布鲁塞尔开笔撰写另一部 ６ 卷本巨著 《人类

与大地》。①

１９０５ 年 ７ 月 ７ 日，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首倡者雷克吕在比利时病逝， 享年 ７５
岁。② 关于雷克吕去世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有不同说法。 《美国地理学会学报》 上发表

雷克吕讣告中说： “他的死亡于 ７ 月 ７ 日发生在布鲁塞尔。”③ 《地理学学报》 上发表的

雷克吕讣告中说： “７ 月 ４ 日， ７６ 岁的叶里塞·雷克吕先生在距离比利时奥斯腾

（Ｏｓｔｅｎｄ） 不远处的一个叫托鲁特 （Ｔｏｒｈｏｕｔ） 的小村庄里去世。 此后， 在所有国家的新

闻媒体上， 发表了许多献给他的极富同情心的文章。 这些文章都证明， 在所有的文明国

家里， 这位伟大的法国地理学家作为一名作家， 享有极为广泛的盛名； 作为一个男子

汉， 他也受到了极大的尊重。”④ 雷克吕去世近 ３ 个月后， “丝绸之路” 德语形式首创者

李希霍芬也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在柏林去世， 享年 ７２ 岁。⑤ 雷克吕于 １９０５ 年去世前， 只

看到当年出版的 《人类与大地》 前三卷。 剩余的三卷， 在他去世后于 １９０８ 年在巴黎出齐。
雷克吕去世后， 欧、 美各国地理学界纷纷发表讣告或纪念文章， 对雷克吕的学术造

诣给予极高的评价。 法国地理学家卢西安·加卢瓦 （Ｌｕｃｉｅｎ Ｇａｌｌｏｉｓ， １８５７－１９４１） 撰写

的 《叶里塞·雷克吕讣告》， 发表在 １９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出版的法国 《地理学年鉴》 第 １４
年第 ７６ 期上。⑥ 克鲁泡特金撰写的 《叶里塞·雷克吕讣告》， 于 １９０５ 年 ９ 月发表在英

国 《地理学学报》 第 ２６ 卷第 ３ 期上。⑦ 美国地理学界撰写的 《叶里塞·雷克吕教授讣

告》， 发表在 《美国地理学会学报》 １９０５ 年第 ３ 期 “地理学记录” 中。⑧ 由保罗·吉拉

尔丁 （Ｐａｕｌ Ｇｉｒａｒｄｉｎ） 和让·布隆赫斯 （Ｊｅａｎ Ｂｒｕｎｈｅｓ） 撰写的 《叶里塞·雷克吕的生

平与业绩 （ １８３０ － １９０５） 》， 发表德国 《地理学杂志》 第 １２ 年 （ １９０６ 年卷） 第 ２
期上。⑨

１４１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与 “丝绸之路” 法译形式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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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像

（作者拍摄）

图 ２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６卷书影 图 ３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第 ７卷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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